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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日本技能实习制

度始于1993年，

因日本老龄化问

题日益严重，外国

研修生成为日本

劳动力的重要补

充。

“我去日本千叶做空调配

管工，这个工作好吗？”

“别来了，骗人的。这工

作和空调一点关系没有，我有

个朋友坚持三个月就回去

了。”

前不久，“中国研修生在

日本受不公、虐待、性骚扰”的

新闻被广泛报道。记者近期

加入了几个中国在日研修生

QQ群，发现依然有不少新人

隔三差五地打听赴日事宜。

记者调查发现，到日本打

工后风风光光回国盖小洋房

的人也有，但是过得很不好的

占了七成。

研修生，到了日本之后，似

乎无法掌控自身的命运了。

温州有赴日研修生三年赚了20多万，但很多人就没那么幸运

赴日研修生：“三七开”的人生

本报记者 钟卉 吴朝香

通讯员 徐庆云

运气好的：免费住别墅，三年赚20多万
记者了解到一批千余名的温州籍研修生，他们运气不错。

作为日本宫城县石卷市的友城，上个世纪 90 年代，温州

开始往石卷选派研修生。据温州外事办相关人员介绍，当地

前后共派遣了 26 期 1000 多人次，直到 2011 年，日本因大地

震引发海啸，石卷市受到重创，研修生派遣工作才结束。

30 岁的李胜利去日本的时候是在 2008 年。“没出过国，

年轻嘛，好奇，想去见识见识，而且听说工资不错。”

在接受了两个月的语言培训后，李胜利和其他30多名学

员一起，飞往日本。

“我们工作的公司是叫大兴水产，是加工海鲜的。”李胜利

回忆，公司是流水线作业，他被分在了包装部门，“前面的人把

鱼杀完，切成片，我用泡沫箱包装好。”

每天早 8 点开工，忙到下午 5 点，午休一小时，李胜利觉

得这个节奏还轻松。“周末单休，不过加班算钱，只要遇上节假

日，我们就放假。算下来，休息时间挺多。”

李胜利的住宿由公司免费提供，他和几位同事分在了一

幢别墅里。

李胜利每个月平均能拿到七八千元人民币，加班多时可

以拿到一万元，他挺满意。三年结束后，李胜利存了20多万，

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

和李胜利同年赴日本的王薇妹被分到了另一家水产公司

“水镇水产”工作。她的情况和李胜利基本相似，只是和李胜

利住的别墅相比，她的宿舍老旧窄小，“6 个人一间的上下

铺。第一年免费，第二年就收费了。”

中国研修生在日本被欺负的事，李胜利表示自己也了解

过，“我所认识的研修生都没有这种遭遇。”

过得惨的：有的工伤致残，有的无奈打胎
幸福的故事总相似，不幸的遭遇却各有不同。

近日，记者采访了日本研修生维权专家甄凯、日本著名律

师指宿昭一，以及不少在日中国研修生，他们讲述的案例，一

件比一件触目，“脏、累”还在其次，不少研修生劳动权益甚至

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广西南宁籍研修生黄世户，去年年初，23 岁的他通过名

为“江西南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的中介到日本一纸箱工

厂打工。这年 7 月 7 日，在作业中，因为发现机器卷入了垃

圾，他伸手想去取，不料右手被绞得血肉模糊⋯⋯

“今后右手再也拿不起筷子了。”黄世户说，“来日本后，企

业没有对我们进行任何培训，只是让老人带新人，对于机器的

运作原理，我并不太懂。”

这是一起工伤事故，按照日本的法律，黄世户应该得到企

业支付的每月 40%的工资，另外，根据伤残鉴定，他可获得企

业对他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及精神补偿。但纸箱企业为了

逃避责任，开始设置各种障碍，并利用“研修生满一年后需通

过日方的技能考试才能转入第二年”这一制度漏洞，不给他签

发第二年签证，想强行把黄世户送回国。黄世户不从，日方企

业便把一份内容为“企业不承担任何费用”的协议书摊到他面

前，“不签字不发留日签证”。

甄凯告诉记者，不少日方企业会联合中介，在合同中制造

“猫腻”。记者拿到一份四川温江区大洋职业培训学校和研修

生签订的合同。合同中有条规定：“为了实习生的财务安全，

除每月给乙方 25000日元（约合 1500 元人民币，编者注）现金

外，其余部分以乙方的名义存入银行。”

“研修生的银行卡都在雇主手中，雇主美其名曰‘代管’，

其实是控制了研修生反抗的命门。他们对雇主稍有不顺，便

有可能拿不回银行卡。”甄凯说。

记者发现，为了断绝研修生维权告状的机会，合同中还规

定，只要你维权，就得赔偿巨额费用并且回国。

还有的合同标明在日本期间不准谈恋爱，否则罚款、遣

送。有研修生恋爱怀孕的无奈只能选择打胎。

从事维护研修生权益工作 10 余年的日本律师指宿昭一

告诉钱报记者，2008年，他接手一起案件，一位中国研修生因

过劳去世，经调查，此人每月加班时间长达180小时。根据日

本法律，因每月加班时间超过100小时而死亡的，即可认定为

过劳死，家属有权要求赔偿。工厂老板为推卸责任，伪造打卡

单，企图证明该员工没加班。

所幸，指宿律师在研修生的遗物中找到了真的打卡单，为

死者讨回公道。

维权不易：很少有人有勇气站出来
令人痛心的是，以上的案例并非孤例。数据显示，2015

年，日本劳动局和劳动基准监督署对5173家接受研修生的企

业实施入内监督指导。发现其中 3695 家企业存在超过法定

时间劳动和不支付工资等违反劳动基准相关法令行为，占到

全体的 7 成以上。另据日本国际研修协力机构(JITCO)的一

项统计，2013年度发生工伤事故的外国研修生达1109人，中

国研修生占到了 705 人。日本法务省的统计则显示，截至

2014年的近10年间，约有2.5万外国研修生在研修地失踪。

记者在加入的几个 QQ 群里发现，不少研修生承受着巨

大的精神压力，“逼疯了”等字眼时常出现。

甄凯说，“13 年来，我接手过 2800 多件研修生案件。而

有勇气站出来维护自己权益的，只有极少数，不到百分之一。”

数据显示，在日中国研修生人数逐年递减，赴日打工受冷

遇。去年 10 月底，日本众议院通过了相关法案，旨在改善技

能实习制度弊端。不过，业内人士指出，效果有限。

针对在日外国研修生面临的工作环境恶劣等问题，此次

通过的《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规范化法案》将设立监督机关，

对企业或劳动组合进行指导和监督，同时开设研修生咨询窗

口，并要求确保研修生待遇与日本人水平相当或高于日本人。

截至目前，外国技能实习生能够在日从事的工种共计 74

项，以建筑业、制造业为主。

日本技能实习制度始于 1993 年，因日本老龄化问题日益

严重，外国研修生成为日本劳动力的重要补充。

虽然日本政府使出浑身解数想要留住和吸引更多的外国

研修生，但就中国而言，研修生们似乎不为所动。

一名从事出国劳务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工资高

了，年轻人也不愿意背井离乡。”

这一观点得到数据验证。根据日本法务省公布的在日外

国人统计数据，截至 2015 年 12 月，日本国内共有中国研修生

89086人，占总数的46.2％。对比2014年底数据，当时在日中国

研修生人数为100093人，占比接近60％（2014年外国研修生总

数为167626人）。在日中国研修生人数逐年递减，占比也逐渐

降低。赴日打工已不再是“香饽饽”。

据新华社

日本使尽浑身解数吸引研修生

新闻背景

2011 年 3 月

日 本 大 地 震

后，在大船渡

市甘竹鸡肉加

工厂的 68 位

中国研修生处

于 自 救 的 状

态。最终由中

国驻新澙总领

事 馆 妥 善 安

置。

新华社发

黄世户的右手被绞得血肉模糊。


